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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信益 
〈時差〉 

午夜的街口 

時間的貓 

冷成雪花 

 

想念是水霧 

心底的山路蜿蜒 

我把整座山頭都捻熄了 

只留下一盞街燈 

 

剖開時鐘的肚子 

陰影的伏流 

博動如暈眩的靜脈。 

失控的斑馬 

在荒原瘋狂繞圈 

 

胸口微凸的隱刺 

是你親手種植的秒針 

鐵屑是火的灰燼 

票券的字跡斑駁 

年久失修的時差 

如視網膜剝離的眼 

飛蚊成為我們 

身上的印記 

 

「你會上山來見我嗎？」 

 

我把整座山頭都點亮了 

又把整座山頭 

捻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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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遠 
〈與 Erica 的花語課〉 

（我買了一束歐石楠） 

星期日轉角花店裡 

店員有和妳相似的小酒窩 

隱沒在滿天星的雨 

 

（走出店外） 

天氣漸漸燠熱 

模糊進回憶的景深 

小徑是山牽牛的顏色 

而妳站在那裡 

──吾愛，剎那間， 

胸膛的荒野上開滿了妳── 

 

（踩出一條探視妳的道路） 

我說，我願意每天送一束花給妳 

尋遍所有花語為愛情的嬌艷 

直至最後一朵彼岸花盛開 

我都相信還能 

梳妳的白頭 

 

（細心撫觸妳的墓誌銘） 

妳知道嗎？ 

我不再我們的花園裡種下百子蓮 

每個盛夏到來之時 

只剩我會想起妳 

Dear Erica，再也不會有一種眼淚 

能像妳一般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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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羿瑄 
〈冰山理論〉 

我們都來自雪白的世紀 

天生的一對角峰 

把哭笑之間開鑿成顛倒的 U 形谷 

 

未曾解開的雪花 

壓密進心的冰磧平原 

情緒開始黏重 

需要重犁緩慢梳理 

極地氣旋帶太嚴苛 

西風漂流加速著黑板和工資卡的殘骸 

於是我逐漸向增高的鞋跟沉默 

呼吸埋進汪洋地空茫 

當藍灰色傾入海溝，表情淺薄成漕湖 

我臉頰仰漂浮在的海面 

活生生蛻成一片平板的冰皮 

肥大的下肢潛進自己也找不著的深處 

試圖托庇於湧升的暖流 

 

閉氣，伏入沒有鎂光之所在小寐 

避過白日清醒的風暴 

卻躲不開舊傷更劇情地 

鑿刻於海床之上 

早晨窒息於憶悔緊梏的手指 

趁鬧鐘還沒滾沸沙灘，擱淺著吐出幾口空白的氣泡 

我以為自己蜿蜒成蛇丘的唇形 

在雙瞳中是裸露的 

卻一次次跟隨底部水腫的潛意識 

溺斃於深藍色的夢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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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那些頑冥而堅固的冰磧石 

只能尋找一個激烈而溫柔的紀年 

盡量融雪 

以在冰底的擦痕上 

上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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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昕洳 
〈距離〉 

——酒吧的進行式與清潔 

 

梅雨漉漉在季節爆裂 

搓揉黏膩而被放棄 

空氣有道銳利的眼光 

（張牙舞爪而你 

謹慎藏匿於言語） 

 

橫膈膜起伏於不規律的擴張 

嗝氣，嘔吐可能發生 

湧上美曝光黑夜 

你灑亂在柔軟的布料 

 

同類型的病友互相交換唾液 

 

軌道停滯於黎明 

白日時你不允許被剖析 

而有些夢 

不允許被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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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憲 
〈遺物所嚮〉 

你說想好好地回到過往 

有水田與蜻蜓 

家的味道像水一樣 

直至你創造偏執變成藥水 

黑夜與白晝 

都是同一種顏色 

 

我說你是虔誠的無神論者 

卻在馬桶前禱告 

滾筒式衛生紙不斷翻轉 

你清理每一次的食言 

你自慰式的沉睡 

你換不得一次救贖與安眠 

 

我是你一樣的影子 

一樣的喉結與鬍渣 

脆弱是鏡子 

在一片腐臭裡模仿你 

讓那些在身體裡尖叫的女人 

在我的聲帶裡爬竄 

我參考你的過往 

低頭道歉 

馬桶的水鏡暈開一片長夜 

 

我成年後和你一樣 

用情感勒索玩具 

割劃身分證與名字 

奶奶說將來要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社會化失敗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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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念舊被人愛的模樣 

 

身上只剩奶奶的遺物 

十字架與佛珠 

她的遺囑是生命屬於衝突 

我要戴著這些 

安靜地成為無頭騎士 

不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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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維 
〈以父之名〉 

記憶告訴我 

說我與祢長得相像  

不論是從小到大品學兼優 

抑或那份自負且高傲的個性 

一路上總被說上和祢真有幾分神似之類的句子 

 

這些年，過得好嗎 

那邊的朋友是否很好控制 

就如同祢控制我一般 

我現在的一身白袍 

全源於祢與那些人當年的希望 

我穿上了 

但明明薄如蟬翼 

卻為何想脫也脫卸不下來 

天氣微陰，似乎還下了些雰雰細雨 

祢在哭泣嗎 

或者失望 

輕嘆我的不成材 

 

仁慈的父 

請原諒我的罪過 

我能拯救垂死的  不想死的  想死卻不敢死的 

但我卻救不了我自己 

仁慈的父 

請寬恕我的懺悔 

這些告解是在解緩我的愧疚 

愧疚當初沒有勇氣違抗祢的諭令 

束縛得難以嚥氣 

囹圄的一天也終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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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 

喔，不──彼方的黎明即將升起 

晨曦略顯刺眼 

早安，父親 

 

 

 

 

 

 

 

 

 

 

 

 

 

 

 

 

 

 

 

 

 

 

 

 

 

 

 



11 
 

旋木 

〈Dear J ── 致畢安生和星子們〉 

十月中旬， 

潮濕的烏雲伏貼在背 

懊熱並未隨著夏天離去 

輕微的炎症持續蔓延 

爬滿整個城市 

 

遠方傳來嘈雜的呼聲 

像信號不良的收音機 

長夜裡來回踱步 

酒精中你昏睡、哭泣，終於 

夢裡依稀聽見愛人囈語 

 

Dear J，渡向千山萬水的 

保守東方社會始終不似 

浪漫熱切的法蘭西或尼德蘭 

在懊熱的十月的台北 

只有 C 的家人和律師圍在病床前 

和額上的涔涔冷汗真實 

 

許多的你曾只得收進壁櫥 

萌發的愛還不予承認 

鼓譟的暴徒遊蕩街上 

偽裝為慈祥長輩的樣子 

嚴厲或懇切的逼近 

端坐在無數個你背上 

 

Dear J，你們終究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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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親近的那種陌生人…… 

 

圍城那天， 

一朵玫瑰逃離熱戀的季節 

我們只得在黑暗中摟住彼此 

路燈漸次點燃，飽嚐遺憾的雙頰 

扭曲以容不下尺寸 

懊熱的十月的台北 

雪花堆滿整個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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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映琪 
〈多霧的眼瞳〉 

鏡中的女人 

發黑的眼窩 

倒楣的面相 

多霧的眼瞳 

 

失根、飄移、防衛機轉 

命理師自己儼然成為一隻鬼 

失去了故鄉，失去了土 

軟弱啊軟弱 

為何你的名字是女人 

 

病中的女人 

應允的祈願 

術後的單眼 

多霧的眼瞳 

 

慈悲、清淨、純白法器 

命理師自己儼然成為一菩薩 

將醫治身體，將醫治心 

盼望啊盼望 

為何你的名字是女人 

 

光中的女人 

永殘的雙眼 

多霧的眼瞳 

冬陽的天堂 

 

分不清了，眼前的景像，來自缺損的視野，還是聖靈的感動 

冬天的陽光下，發光的純白建築，金色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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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師自己儼然成為一門徒 

相信自己已經得見天堂 

神愛的人 

你的名字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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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堅 

〈生活拾遺〉 

 

〈魚〉 

 

懷念你親手為我注水的日子 

皺縮的眼尾緩緩攤弛 

你輕輕微笑，我慢慢滅頂 

吐幾個泡泡 

便是愛你 

 

〈玻璃瓶〉 

 

如果不是被你看清 

離開前 

請親手將我打碎 

我無法盛裝 

不是為你而設的居心 

 

拋擲之際，雙手 

務必將我握緊 

你會在我身上 

留下幾個清晰的指印 

然後跟著我 

一起破碎 

 

〈星星〉 

 

黑壓壓的人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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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好美 

卻從不許願 

 

〈島〉 

 

該飛的鳥 

摔落 

整座大山壓住腳 

 

告訴自己： 

這裡是故鄉 

不是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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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駿安 
〈白蛇〉 

如果暗香未曾言喻 

雄黃之前 

柳岸的泊舟 

 

如果繁花湧動的春夜 

妳將我纏綿 

傾訴蛇的過往 

 

如果我也擁有鱗片 

同妳變溫 

從此寒熱與共 

 

如果畫舫始終煙雨 

斷橋之上 

紙傘依舊迷離 

 

如果鎏金的薄光 

不是法刀 

刺落許多海棠與梨花 

 

如果芍藥鮮紅之時 

我的雙手 

不帶鋒芒 

 

如果潮水再次漲起 

漫過臨江的山寺 

浸透千百經文 

 

如果眾芳紛紛蕪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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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掃灑塔前 

夕照雷鋒 

 

如果雨能落得更大 

讓我靜靜聆聽 

傘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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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瑩 

〈故鄉出版的異域合集〉 

她的童年楔子 

作者掛名新板特區，向西書寫 

沿淡水河流淌成篇 

段落之外，夕照剪影映襯 

構成一幅善感插圖 

 

青春的章節太過倉促 

樂音與情緒如洪水傾瀉 

蔚藍制服浸染為詩，洗滌不去 

臺北審慎編輯，在扉頁署名 

留下無盡的遺憾註解 

 

成年後歲月快速翻閱紙張 

書籤以紅磚椰林為底鑲嵌鐘響 

日常被好奇心掩蓋，後續排版走樣 

從此她愛上漂泊，把腳步踩踏成 

遊記，目錄堆疊往返車票 

 

鎖住多年時光凝結異域合集 

於故鄉出版，回憶裡過客綿延撰序 

謝辭藏不住無法言盡的感激 

半世紀後，或許文字已風化為沙 

璀璨內在仍將永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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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馬是如何變成斑馬的〉 

將一天等分 24 份 

將每份仔細丈量 

對折整齊收納好 

在固定的時間醒來 

在昨天的位置 

看，每天 

都經過一些十字路口 

看行人穿一樣的衣服 

在一樣的時間錯身 

誰也沒有更相愛一點 

 

不回頭 

從這裡到另一個自己 

遠方仍在某處 

重複自己成為此地 

此刻，斑馬再度練習畫線 

他知道有人會從身上踩過 

像他年輕時那樣 

手上沒有地圖導引 

只想去沒去過的地方 

走更遠一點 

直到風景成為背景 

背影畫成長長的一條線 

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切割 

或是將世界縫合 

更多時候他討厭人多 

討厭被人踩到 

沒有人說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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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記得 

自己打卡過的很多地方 

各種地標塞滿地圖 

最最重要的那顆星 

也不那麼容易找到了 

或許曾經有過 

後來他自然懂得遠方的不同 

就像有人可以在換衣間做愛 

他擁有的衣櫃只夠一個男孩蹲坐 

藏身在黑西裝與白襯衫中 

等待燈號 

 

 

 

 

 


